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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過黎呀，我好想攬住你。」 


「做咩今日咁熱情？」 


「其實你真係好好攬，好舒服。」 


「我可以畀你攬一世架。」 


我叫阿波，最鍾意係跑步，最鍾意嘅電影係導盲犬小Q，最鍾意嘅人係阿澄。 


阿澄對眼好靚，水汪汪亮晶晶，閃亮到好似天上嘅明星。佢有一把好柔順嘅秀髮，好好聽嘅聲音。 


佢好鍾意攬住我，我都好鍾意畀佢攬住，因為佢對手好舒服，好綿柔。每當佢抱住我，我就會聞到佢身上嘅香味，一陣好芬芳馥郁嘅香氣，好似一種花，但我唔知係邊種花，唯佢獨有嘅氣味。 


我每次都會沉醉咗係佢懷抱上面。 


我好鍾意阿澄，佢總係會陪我去跑步。 


即使返到屋企，佢好攰，但只要佢問：「你係咪好想去跑步呀？」而我答：「係。」 


佢都會陪我去跑步，陪我跑到我無哂力先收手，因為佢話佢好鍾意睇到我做自己鍾意做嘅野個樣。 


「呢個時候嘅你係最迷人。」佢咁講。 


佢成日都會用佢塊臉貼住我塊臉，然後話：「阿波，我好鍾意你。」 


我都好鍾意阿澄，好想陪佢陪一世，我發現唔可以無咗佢咁過生活。 


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親口同佢講架。 


但有啲阻礙。 


呢個阻礙由唔知邊個發明。 


因為唔知邊個，將呢個世界好多嘅野都分咗類， 


將阿澄佢地分做人類， 


將我地分咗叫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即係俗稱嘅狗。 






「喂過黎呀，我好想攬住你。」 


「汪汪汪。」 


「其實你真係好好攬，好舒服。」 


「汪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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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住係一個好細嘅屋企，每日都準時有野食黎，不過因為我嘅鄰居好多，永遠都要爭住食，而我永遠都係搶輸嗰個，所以一直都養唔大。 


唔知點解，我地屋企設計得好差，係唔夠錢定咩，我地屋企有一半係透明比哂人睇，好多人都會經過，望哂我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一啲私穩都無，仲要每日，都好多人黎參觀我地屋企，非禮我地，我曾經向房東熱烈抗議，不過佢無理，其他狗都照常生活，好似覺得無乜野咁，已經見怪不怪。 


喂，人就可以隨意非禮狗架咩？狗權何在？ 


嗰時，我岩岩出世無耐，初生之犬，仲未留意到，原來人同狗，有住一條不可距越嘅鴻溝，呢條鴻溝，叫做物種。 


我唔太明白，點解造我地嗰個，要分唔同物種嘅出現，點解會有高低差劣之分，點解人類就係高級啲？我地狗就低等啲？ 


而無幾耐，仲比我發現到，原來以前人係會食狗，好恐怖！ 


每日嘅生活，每日嘅非禮，都係度消磨緊我地意志，將我地種族嘅「狗生意義」就係成為哄取人類快樂歡心嘅工具，我地變咗作一種商品，我從心裡發出對人類嘅怨恨。 


我唔要咁樣！我要自由！我要自由！ 


我恨一切嘅人類！ 



直到阿澄嘅出現，佢同其他人類好唔同。 



















「咁點解人而家唔食狗嘅？」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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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阿澄係兩年前，佢嗰時得十歲。
 
 
係一個星期五嘅下晝，我好記得，因為嗰時播緊多啦A夢。
 
 
好多人都以為貓狗係天敵，有不共戴天之仇。
 
 
錯哂，其實我地好鍾意同貓玩，只不過我地玩起黎，好似打架，啲人就以為我地動真火。喂大佬，兩隻『畜生』可以點玩呀？咪得追黎追去，打黎打去，你估我地可以好似你咁坐係度打機咩。
 
 
人類，自大少陣啦。
 
 
話題又扯遠咗，我講到邊？係呀，阿澄黎嗰日，係一個星期五嘅下晝，我好記得，因為嗰時播緊多啦A夢，嗰集係講大雄只要著咗一條腰帶就可以變身成超人，去教訓胖虎佢地。
 
 
咦，我又離咗題，我講到邊？
 
 
啊係，我第一次見阿澄，係一個星期五嘅下晝，我好記得，因為嗰時播緊多啦A夢。
 
 
不過其實唔關多啦A夢事。
 
 
阿澄佢當日係著住學生，白色校裙，襯得佢好靚，佢著白色衫係特別好睇。
 
 
雖然佢係一個好可愛嘅女仔，但唔會改我好憎人類嘅事實架。
 
 
佢本身同同學經過，突然不經意咁望到我，瞄咗我一眼。
 
 
其實嗰一眼，已經將我靈魂攝走咗，因為佢隻眼好靚好有神，好似識吸狗靈魂咁。
 
 
跟住佢就停低咗，佢啲同學都跟住停低，然後佢慢慢走過黎，一步一步行緊窗口，用佢秋水盈盈嘅眼凝望住我。
 
 
我都係第一次畀人類望而唔覺得嬲。
 
 
佢定睛盯咗我好耐，我開始有啲怕醜，就走黎走去，開始想避開佢視線，點知佢仲笑得好大聲，笑得好燦爛咁話：「佢好得意呀！」
 
 
佢笑容好美麗，好似陽光咁暖。
 
 
我鍾意咗佢笑容。
 
 
當我地對望嘅時候，呢個世界有一種好微妙嘅變化，有啲野好似接上咗咁。
 
 
我覺得佢都應該鍾意我。
 
 
佢隔住窗口同我講：「Hello～我叫阿澄呀，你叫咩名？」
 
 
咩名？話時話，我都唔知自己叫咩名，從來無人同我講過我個名。
 
 
我到底叫咩名？
 
 
嗰日，佢依依不捨咁望咗我好耐好耐，先好唔願意咁走。
 
 
至此，幾乎每日放學佢都會黎望我，我都好鍾意佢黎探我。我好鍾意佢笑，每當佢黎，我都會好落力咁表現，佢一見到我碌地，追追逐逐，咬人地條尾佢就會哈哈大笑。
 
 
為此，我都唔知咬咗幾多隻狗嘅尾，得罪咗幾多隻狗。
 
 
但佢一笑，我就覺得好值得。
 
 
結果，佢黎探我嘅半個鍾，成為咗我每日嘅生活動力，我每日最期盼嘅事，每日臨差唔多五點，我就會準時去到窗外最耀眼位置，望住條街等待佢嘅身影出現。
 
 
 
我以為會咁樣一直開心。
 
 
直到一日，佢唔再黎。
 
 
「佢好得意呀！」
 
 
「你先係最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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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無黎之段嗰段時間，我瘦咗足足十磅。 


其實我亂吹，因為我地對數字係無概念，淨係識得9，因為代表我。 


總之我就變得好瘦。 


我啲鄰居一個二個都笑我，佢地話人類唔同狗，人不嬲都係無本心，貪新忘舊，何必執著。 


我唔信，阿澄唔係啲咁嘅人。 


就咁，一日，兩日，三日，我不斷咁等落去，我感覺自己就黎變望夫石。 


阿澄，會唔會其實真係就咁走咗？ 


真係當我只係萍水相逢嘅狗？見過就算？ 


玩過就算？（正確啲黎講佢係無玩過。） 


「Hello～」 


某日，我聽到一把好熟悉嘅聲音。 


係阿澄！佢仲走咗入黎！ 


「唔該，我要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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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到阿澄屋企，我發現佢爸爸其實唔太鍾意狗。 


「阿澄，妳真係買咗返黎呀？」 


「唉，我寧願你養貓，貓夠馴，唔會亂咁走。」媽媽加口，明明岩岩都無講呢啲。 


一開始就黎個唔歡迎嘅態度，佢地仲用個好鄙視嘅眼神望我。 


阿澄爸爸係一個四十幾歲嘅中年男人，永遠戴住一副老花眼鏡，佢走過黎好仔細咁打量一下我，然後皺眉問：「呢隻咩黎架？」 


「呢隻係柴犬呀爸爸。」 


「柴犬？」 


「我都係覺得貓得意啲。」媽咪插把口。 


「唔係呀，佢好得意，我好鍾意佢。」阿澄抱得我更緊，將塊臉都貼埋過黎，真係好溫暖。 


佢無幾耐就帶咗我入房，阿澄間房係全粉紅色，有一陣佢嘅香氣，仲有好多公仔，不過我都係唔識，除咗多啦A夢。 


「喂，狗狗，我幫你沖完涼，你就可以同我上床訓啦。」佢好開心咁同我講。 


「呀係，我仲未幫你改名啵！」 


佢諗咗陣然後話：「不如叫旺財？我見電視啲狗通常都係咁叫。」 


「旺財？好老土。我唔太想。」我說。 


「做咩？你都好鍾意？」 


「唔係呀！唔係呀！」 


「哈哈哈，咁就叫你旺財啦。」 


我馬上成個狗生都灰哂，無諗過我第一個名係咁out。 


「呀，都係唔好，叫你阿波啦，你成個波咁樣。」 


阿波？呢個名好似都唔錯啵！ 


我嘅人生，啊唔係，狗生充滿返希望。 






阿波，阿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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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已經有自己嘅名，但爸爸媽媽都唔會叫我，因為佢地好唔鍾意我，成日都會踢開我。 


而我覺得最難受係佢地每次食飯嘅時候。 


枱上面有雞有魚有牛，雖然唔係我地同類，但我都好同情佢地。畢竟大家都好似。 


點解人類可以隨便食其他動物呢？點解我地又可以豁免呢？ 


後來，我明白到有一樣叫弱肉強食。 


就係呢，大嘅可以食細嘅，強嘅可以食弱嘅，呢個係大自然嘅定律。 


呢個叫大自然嘅人其實都好殘酷，要整一條靠食人地生命去維持自己生命嘅規矩出黎。 


所以佢地一食飯，我就好唔鍾意，係檯底走黎走去，係咁吠，仇視佢地。 


「喂，食唔哂啲餸畀狗啦，狗鍾意食肉食骨。」


我聽到爸爸咁講，然後媽媽就將一堆殘餘少少肉嘅骨倒落我個食物碗裡面。 


我以前係舊屋企，從來都係食一啲乾爭爭嘅野，未試過食肉同骨。 


唔知點解，好似天生嘅基因控制我個口同胃，我好想食眼前嗰堆肉同骨。 


唔得唔得！岩岩先講完話唔食得架嘛。我罵完人殘酷，而家自己又食，咁咪得把口？ 



但......我真係好想食呀⋯⋯ 


唔得......唔得..... 


不如試一口......？ 


結果我係度天狗交戰咗勁耐。


阿澄走埋黎問我：「做咩唔食野呀？」 


我都唔知點答佢。 


「呢啲狗，都養唔馴嘅，畀野佢食都唔食。」爸爸好惡咁鬧。 


我最終成晚都無食到飯，爸爸好嬲，跺哂腳咁話我養唔大，要專食貴野先得。 


我都唔係咁諗...... 


去到半夜，阿澄走埋黎，好溫柔咁摸摸我個頭問：「做咩唔食呀？」我真係好鍾意佢隻手，好舒服。 


我對住面前兜野，真係..... 


「因為我唔想食......」 


「你係咁唔想食肉呀，覺得好殘忍？」阿澄竟然好似知道我講咩咁。


我當然狗衝咁點頭。 



「唔緊要，唔食肉我畀返乾糧你食。」阿澄細聲，單一單眼笑住咁同我講：「我以後陪你一齊唔食肉。」 



我本身都以為阿澄係講下笑，點知原來佢好認真。佢真係從此以後無食過肉，變成一個素食者。 


佢掙扎咗好耐，因為佢其實好鍾意食雞翼，搞到而家成日忍口。 


爸爸媽媽鬧咗佢好耐，話佢養狗養上腦，陪住一齊癲，甚至話要將我賣畀其他人。 


「唔得！你地唔可以送走阿波！」 


「你睇你，而家幾迷隻狗，對你無益架。」 


「唔制，總之邊個都唔可以搶走阿波！」佢攬得我好實。 


所以，阿澄係我第一個唔憎嘅人類。 


因為呢個世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現實到不得了，但佢係唯一一個，畀一種感覺我，係打破一切好殘酷嘅定律，反而畀到好平等好有愛嘅感覺，就好似現實同天堂嘅分別。 


亦都係我好鍾意阿澄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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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憎開門聲。 


阿澄佢返咗學嘅日子，就係我成日最無聊嘅時間。 


佢好早就出門口，大概六點幾，然後臨出門口會摸一摸我個頭，笑住講：「阿波，乖乖地係屋企等我呀，我好快返。」 


其實佢一啲都唔快返，無咗阿澄嘅時間對我黎講係好漫長，人類好似有句說話叫：「渡日如年。」我覺得幾似我。 


然後，就會有開門聲。 



我話我好憎開門聲，只係第一種。 


因為開門聲其實有兩種，第一種係首先木門打開，其次係落樓梯嘅腳步聲，最後鐵門嘅開門聲。 


第二種係鐵門打開聲，再跟住係上樓梯嘅腳步聲，最後係木門打開聲音。 


我好憎第一種，因為係阿澄返學嘅聲音。 


我好鍾意第二種，因為係阿澄返屋企嘅聲音。 


呀，我唔記得講，阿澄屋企係村屋黎。 


基本上，佢返咗學之後，我就會成日匿埋係間房裡面唔出黎。 


第一，係爸爸媽媽都唔鍾意我走出黎。 


第二，我都無乜興趣。


阿澄間房好乾潔，基本上都可以訓得好舒服。由窗口望出去，係一片樹林。 


偶然仲會聽到啲雀仔係度唱歌。 


一隻雀仔飛咗黎窗口，佢成個身都青bb，個嘴紅色，好古怪。 


「做咩咁好唱口？」我問佢。 


「你又聽到？」佢問返我。 


「我係狗，當然聽到啦。」 


「我唔係唱歌呀，我係度搵緊我老婆。」 


「你老婆？」 


「係......我地一群人飛飛下，然後遇到另一群雀仔，然後就唔見咗佢。」 


「咩係老婆？」 


「老婆咪即係你心愛嘅人囉。」 


「心愛嘅人？」 


「你無老婆咩？」 


「我無呀......」我用後腳搔一搔頭，如果講心愛嘅人......「我好鍾意我主人。」 


雀仔又講：「但你主人係人，邊同。」

「點解唔同？」 


「你係狗，佢係人，所以咪無可能佢係你老婆囉。」 


「點解咁樣？」我開始對眼前呢隻雀仔有啲反感。 


「我點知啫，又唔係我造你地，我唔講啦，我要繼續去搵我老婆。」然後佢就拍拍翼飛走咗。 


「真係一隻奇怪嘅雀仔......」 


我覺得我鍾意阿澄，阿澄都鍾意我，點解唔可能阿澄係我老婆呢？ 


我內心充滿一百個疑問。 


直到有鐵門打開聲，再跟住係上樓梯嘅腳步聲，我立即衝出去門口等阿澄。 


「好掛住你阿澄。」 


一打開門，我就撲去佢嘅身邊。 


「哈哈，做咩咁熱情呀？」 


「阿澄，咩叫老婆呀？」 


「阿波，我地今日一齊沖涼好無？」佢抱起我入房。 


「好呀！」我好快就已經唔記得呢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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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你唔可以再咁自閉啦。」 


唔知邊日，阿澄忽然咁同我講。 


「你成日留係房好似唔係咁好，應該要帶你出去行下。」 


其實我唔抗拒出去行嘅。 


結果阿澄就帶咗我去跑步。 


阿澄屋企行多兩步就係一個好大嘅公園，有一片好綠嘅草地同跑步徑，好適合畀狗係嗰度跑步。 


我好鍾意跑步，可能真係留係屋企儲埋太多精力，又或者狗係天生鍾意跑步， 


第一次阿澄帶我去跑，我一枝箭就跑到無影，阿澄完完全全跟唔上， 


然後我等咗一陣，先見到阿澄好慌張咁走過黎攬住我。


「嚇死我啦！阿波，你以後唔好跑咁快得唔得？我以為你走咗唔返黎。」 


我睇到佢晶塋嘅眼睛裡面有啲水霧，好似想喊咁。 


「好呀。」我答佢。 


從此，我學識唔跑咁快，永遠都留係佢視線之內。 


除咗跑步，仲有一樣野叫......嬲？留？遛？　個字好鬼難，叫放狗好似簡單啲。 


我第一次聽，嚇到鼻哥窿都無肉，我以為阿澄唔要我。 


點不知原來只係帶我落去散步啫。 


所以話，人類啲語言真係好怪。 


要數真係夠我數幾日幾夜，不過今次唔係重點。 


話說阿澄一直帶我去跑步都係唔用狗帶，話驚我痛，但爸爸唔比，好似話咩會犯法，我都唔知係咪，總之去散步時就會用返狗帶。 


老實講，真係好唔舒服，你試下用條繩綁住自己，然後搵個人帶你行。 


不過好彩，阿澄好就我速度，所以都唔太痛。 


另一樣野係，屙尿霸地盤嘅問題。


   我係舊屋嘅時候，都周不時係窗口會留意到，啲狗會係街度四處屙尿，特別係啲樹呀、燈柱位屙尿。 


人類話我地咁樣係想霸地盤。 


我曾經為咗呢條問題，問我地舊屋一個好資深嘅狗，資深到佢個名就叫狗老，成十六歲咁老，真係痴線，由於太老又識好多野，所以大家都好尊敬佢。 


「狗老，點解我地要霸地盤嘅？」 


「邊個話我地要霸地盤？」 


「啲人囉，咁唔係我地屙尿做咩？」 


「你過一過黎。」狗老示意我行近啲，然後好細聲咁係我耳邊講：「講起黎有一匹狗布咁長。」 


「傳說，以前係進化嘅時期，狗都同人一樣，進化得好勁，識兩腳行路，可以同人爭奪呢個地球嘅主權，當時兩族勢成水火，人類同狗之爭係必然嘅事。狗當時最勁嘅，叫做狗王。狗王同人類嘅王決定咗，黎一場決戰，輸咗嘅就要變返四腳行路，並且世世為奴。」 



「原來狗有一段咁光輝嘅歷史架！？」我驚叫。 


「當然啦，不過人類篡改哂歷史，搞到我地好似一直都咁落後。」 


「咁關我地霸地盤咩事？」 


「我而家咪講囉。」


狗老整理一下佢啲毛，再慢慢咁講：「其實呢個世界早係人類，我地仲要霸黎做咩，都傻嘅。最後嗰場決戰，狗王輸咗，所以我地要退化返。但有傳說，未來會有狗王嘅後代興起返，帶領狗隻重奪世界主權。而嗰隻狗王之子，就係可以將一篤尿分三十次屙嘅傳說狗。」 


「三十次？點屙呀？」其實我根本唔知咩係三十次，淨係覺得好勁。 


「無錯，所以啲狗咪係咁試，睇下自己係咪傳說之狗囉，淨係咁之嘛。」 


我終於如夢初醒。 


「狗老，咁其實嗰場決鬥係決乜野？」 


狗老有啲唔好意思咁講： 



「......包剪揼......我地狗淨係識出包，輸鬼咗.....」 



「喂，阿波，你唔好再隨街屙尿啦。」阿澄把聲叫返我返現實。 


「知道。」 


「講開，點解你可以屙成三十幾次咁多，真厲害哈哈哈。」 


「......嗯？」 


佢繼續拖住我行，我覺得三十呢個數好熟口面。 


不過算，邊個理佢。 












第日有個狗王出現，一定要同人類玩包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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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澄已經連續對咗書檯好多日。 


基本上，佢呢個星期個時間表都係咁： 


星期一： 
起身刷牙，溫書，食午飯，溫書，睇多啦A夢，食晚飯，溫書，訓覺。 


星期二： 
起身刷牙，溫書，食午飯，溫書，食晚飯，溫書，訓覺。 


星期三： 
起身刷牙，溫書，食午飯，溫書，食晚飯，溫書，訓覺。 


星期四： 
起身刷牙，溫書，食午飯，溫書，食晚飯，溫書，訓覺。 


星期五： 
起身刷牙，溫書，食午飯，溫書，食晚飯，溫書，訓覺。 



「對唔住呀，阿波，呢排都無時間陪你玩，媽咪唔畀我出去，我考完試再陪你跑步呀。」 


我第一次知道考試係一樣咁恐怖嘅野，會困綁住你嘅自由同人生。 


我唔太明白溫書係一回點樣嘅事，聽聞就係將返學學到嘅野寫返出黎。 


咁都唔洗佔咗成日大部份時間呀？ 


點解阿澄要讀得咁辛苦呢？ 


讀書真係一樣恐怖嘅野。


去到後來，先發現原來人要讀書，係因為個個都讀書，而且讀書係搵工作嘅方法。 


「點解要返工嘅？」 


如果問十個大人，十個大人都會話，因為個世界係咁架啦。 


聽聞因為工作呢樣野，係人類生存嘅條件。 


人類同狗嘅生存方式真係好唔同，人要一日坐係一間密室裡面，坐足十、八個鐘，付出佢嘅生命同時間，為另一個人工作，先至可以換取到一樣野叫錢，呢樣錢就係人類賴以維生嘅工具。 


仲要好似大部份人都係每日做自己唔想做嘅野。 


呢個錢仲令好多人為咗佢，又賣肝又賣身，真係一樣好似好恐怖嘅野。 


其實我地以前嘅祖先都係咁，幫人類打獵捉獵物，先換到一餐飯仔食下。 


不過人類慘啲，我地基本上係越跑越健康，佢地係越做越唔健康。 


爸爸都係咁。其實每日放工，爸爸都會好攰，好似跑足十幾個鐘咁，一返到屋企坐係梳化等食飯，就會自自然然咁訓著，阿澄就會靜靜雞拎張披幫佢CUM。 


即使爸爸病到七彩都要撐住去返工。 


唔知點解，我有種感覺係，人類消耗緊自己生命去換錢。 


不過你問人類，佢地都會照答返你岩岩個答案：個世界係咁架啦。 


好似好慘咁，我一諗起阿澄第日都要過啲咁嘅生活就覺得難以想像。 





要多謝爸爸，因為我啲食物都係靠佢辛苦做野先得返黎，


不過阿澄要溫書，我都無辦法，唯有係佢身邊陪住佢。 


因為冬天好凍，阿澄隻腳好冰冷，我專登走去佢腳邊坐係度，希望可以暖下佢。佢成日都話我個身好暖，岩哂用黎取暖。 


「呵呵，阿波你好好呀。」阿澄見到我咁，就望住我笑。 


「你開心就啦。」我同佢講。 


「溫成點呀？」媽媽突然間走入黎，仲帶咗一碗熱到出煙嘅湯入黎。 


「七七八八啦。」 


「飲啖湯啦，唔好捱到咁夜呀。」媽媽吩咐。 


「嗯，知道媽咪。」 


雖然媽咪對我好衰，但其實佢都係一個好人，因為佢好錫阿澄。 




我開始諗，其實，爸爸媽媽都唔係咁差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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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澄係一個好外冷內熱嘅人，對住人亦都好慢熱，除非真係好熟嘅人，如果唔係佢對人其實好冷淡。 


有一日，佢帶咗一班同學上咗佢屋企。 


「嘩，原來阿澄你屋企養咗狗架？好得意呀。」 


佢班同學一見到我就係咁非禮我，上下其手咁樣，喂！等等，你連耳窿都摸埋，有無搞錯呀？真係豈有此理！到底幾時先有狗權立法？ 


即係我唔係話歧視你地，但你地可唔可以洗咗你隻油到死嘅手先摸我呢？ 


我被人蹂躪一輪，佢地終於肯放過我。 


我即刻九秒九走返黎阿澄身邊。 


「佢叫阿波。」 


「佢又真係幾似個波啵。」 


原來佢地係考完試，上黎阿澄屋企玩下，隨便一齊溫第二日嘅書，又係為咗嗰個考試。 


我都係到嗰時先知，阿澄對其他人嘅態度同屋企人係好唔同。 


佢同屋企人會好多野講，對住我會成日講心事，但對住外人，佢多數都淨係應：「好呀。」 

「嗯。」 


好冷淡嘅態度。 


原來呢種叫慢熱，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適應，同嗰個人慢慢熟。

我有啲慶幸我唔係人，係一隻狗，咁阿澄先至可以坦然無懼咁同我講野。 


雖然阿澄好冷淡，但佢地班同學好似好鍾意阿澄咁。 


不過老老實實，佢地都唔係溫書嘅，係咁係度玩，結果玩到六點幾先肯走。 


送走咗佢地之後，阿澄同我講：「Sorry呀，阿波，有無嚇親你呀？」 


我當然搖頭啦。 


忽然門鐘又響。 


阿澄出咗去開門，我好奇，跟住佢一齊，原來有一個頭先嘅同學返轉頭。 


嗰個人高高瘦瘦，戴黑框眼鏡，怕怕醜醜咁講：「呃......多謝你今日嘅款待呀。」 


一個男扭拎到咁，算點啫。 


「你專頭返黎就係為咗講呢句？」 


「係呀......我覺得，唔講好似好無禮貌嘛。」 


「白痴，不過多謝你。」 


「其實......我又唔止為咗呢樣野返黎嘅。」 


「仲有咩事？你漏咗野？」 


「係呀......我漏咗問你拎電話號碼......」 

















我有啲慶幸我唔係人，係一隻狗，咁阿澄先至可以坦然無懼咁同我講野。 


然後，我又開始無呢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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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得，你一定要去！」 


「唔得，我唔去呀！」 


阿澄同媽咪鬧交鬧得好勁，原因係爸爸媽媽買咗機票，諗住全家去日本旅行，但佢一口拒絕。 


「我地走哂，邊個睇住阿波呀？」 


「擺佢係人地屋企咪得囉。」 


「唔得，佢一定唔慣！佢會好驚架！」 


「痴線，我地去一個星期之嘛。」 


「一個星期見唔到阿波已經好長架啦！」 


「咁你去唔去呀？」 


「唔去！」 


「我地買哂機票，邊有得你而家話唔去就唔去！」 


「係你地自把自為之嘛，一係帶埋阿波，我就去！」 


「痴線，帶埋佢去幾唔方便，而且又貴！」 


「總之阿波唔去我就唔去，我唔會留佢自己一個人係屋企架！」 


阿澄抱住我返入房。 


佢喊咗好耐，我好想安慰佢，但唔知點安慰佢，唯有用個頭摸下佢。 


佢忽然攬住我，然後好深情，又用佢好可愛嘅眼睛望住我話：「阿波，我唔想畀你一個人呀....」 


我唔太明白阿澄喊咩，但我好內疚佢為咗我同媽咪鬧交。 


「其實我都唔可以無咗你架，阿澄。」我講。 


不過，唔知佢聽唔聽到呢.......

阿澄最終都被屋企人逼咗去日本。 


佢臨走之前，吩咐咗我好多野。 


「拿，我走咗之後，唔準唔食野，唔準夜訓，唔準自己一個四圍走，唔準又食地下啲污穢野，唔準對住空氣吠，唔準又嚇人，唔準唔做運動，唔準自閉一個人，唔準撩其他狗女。」 


到最後，佢扁扁嘴咁話：「唔準唔掛住我。」 


我就咁寄居咗係隔離屋嗰度。 


話說隔離屋嗰家人姓陳，成家都好熱情，對我都算係幾好，佢地屋企仲有一隻狗女，金毛尋回犬。 


「你叫咩名？」佢問我。 


「阿波。」 


「你係新入黎住？」

「唔係，我係黎寄居一排。」 


「點解？」 


「因為我主人去咗旅行。」 


「我係問點解你唔問返我叫咩名。」 


而家啲狗咁怪嘅。 


「咁你叫咩名？」 


「Diana。」 


我最憎英文，仲要係咁做作嘅英文名。 


「你唔讚我嘅？」 


「讚你咩？」 


「讚我個名好聽，讚我靚。」 


呢隻狗真係short short地。


「點解你唔肯讚我？」 


「因為我主人靚過你，我講唔出口。」 


「你主人唔係人黎架咩？」 


「係呀。」 


「你覺得人好靚？」佢好疑惑咁同我講。 


「有咩問題。」 


到咗食飯嗰時，佢地家人擺咗兩罐嗰啲咩西施罐頭畀我地。 


「你平時就係食呢啲？」


「係呀，」佢好自豪咁講：「高級野黎，好好食架，你試下，包你鍾意。」 


「我唔食肉架，有無其他野食。」 


「你唔食肉？」佢聽到之後大笑咗好耐，笑到眼淚水都出哂黎。 


「有咩問題？」 


「邊有狗唔食肉架？」 


「我囉。唔得架咩？」 


「你係狗，天生注定就係食肉架啦。」 


「有咩問題啫，我主人都跟我一齊唔食肉啦。」 


「你好鍾意你主人？」　 


「當然。」 


「咁我唔鍾意佢。」 








真係一隻奇怪嘅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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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半夜，Diana忽然叫醒我。 


我訓到半醒，眼都張唔大咁問：「做咩？」 


「佢地訓哂啦。」 


「喔，咁早抖啦。」 


「喂，都話佢地訓哂啦，唔洗扮野怕醜啦。」 


「怕咩醜？」 


佢忽然走去我面前，用個屁股對住我。 


「做咩啫你？」 


「咁扮野啦，我知你好想要嘅。」 


「我唔知你講咩。」 


「你係狗公，我係狗女，你話可以做咩？」



「下，呢啲野我諗住結咗婚先做架喎。」 


「痴線，你邊會結到婚呀？快啲啦！」下一刻佢已經追住我周圍走。 


「媽呀！救命呀！」 


「過黎啦，畀我啦！」佢係後面一直追住我叫。 


我跑咗成晚，佢都追咗我成晚。 








痴媽筋，我狗生裡面第一次咁驚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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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a其實都無乜野，只係被人寵慣咗嘅狗啫。 


即係好似啲公主咁，嬌生慣養，屋企個個都鍾意佢，佢都享受慣。 


只係我唔鍾意。 


結果被佢搞咗我勁耐。 


「你有無聽過人類有句：『有食唔食，罪大惡極。』」佢好嬲咁問我。 


「我咪講咗，我唔食肉架。」 


之後佢鬧我和尚狗。 


和尚狗？痴線呢個到底係咩名黎。

不過咁，如果作為一個朋友，其實佢都算唔錯......如果只係朋友嘅話。 



「喂！到底你主人有咩咁好啫？」 


「佢好溫柔善良體貼愛心......」我不停係度balabala，佢終於頂唔順叫停我。 


「哼，我會令你後悔架。」 


去到阿澄返返黎香港之後，我終於脫難，就好似終於坐完監咁。 


最終我都守到我嘅貞節。 


「阿波！」阿澄離遠一見到我已經大叫我個名，然後衝埋黎攬住我。 


「有無掛住我呀？」 


「當然有啦。」 


「我好掛住你呀。知唔知我係日本掛死你。」佢好似好開心咁，仲錫咗我一啖。 


呢次應該係阿澄第一次錫我。 


佢帶咗我返屋企之後，講咗好多係日本嘅野。例如東京好多野買，好多大叔會飲醉酒，啲舖頭又會收得好早，唔似香港咁，越講越開心。 


「不過我都有買手信畀你架。」佢由一個袋裡面拎咗一件狗裝嘅衫，著咗好似人類嘅西裝咁。 


「哈哈，你著咗之後幾型呀。」 


其實，我真係唔鍾意著衫，好不倫不類。不過阿澄鍾意，著下都無妨。 


「呢袋係畀同學嘅。呢袋係畀親戚嘅。」阿澄一路數住佢啲手信。 


不過我發現佢仲有一袋無數到。 


「咁呢袋呢？」我問。 


但阿澄無講到畀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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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阿澄好少嗜好，唯一都係睇下書、聽下歌，因為近排跟得我多，鍾意埋跑步。 


佢特別鍾意一路聽住歌一路睇書，我好鍾意睇住佢睇書嘅樣，不得不說，其實佢雖然仲細，但將來絕對係一個氣質美女。 


佢好鍾意光良首童話，嗰排童話係好熱鬥，唱到街知巷聞，電視係咁播，搭緊車又係咁播，總之無論邊度，你都總會聽到： 


我聽著你的聲音，有種特別的感覺。讓我不斷想～ 



啊，唔係，唔係呢首，呢首係老鼠愛大米黎。係嗰排都成日會聽到嘅歌。 



我承認光良呢個人唱歌的確係幾好聽嘅，哄得阿澄好迷戀佢。 


如果我都識唱歌就好啦。 


我願變成童話裡 

你愛的那個天使 


光良充滿感情嘅唱腔裡面，阿澄好似好感動咁。


除咗光良，佢就係鍾意陳奕迅。不過嗰時佢未咁紅。 


有一次，佢咁岩播住光良嘅童話，我就試下跟住一齊唱，學足佢感情、唱腔、聲線同風格。 


我願變成童話裡你愛的那個天使～ 

張開雙手～ 

變成翅膀守護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們會像童話故事裡 

幸福和快樂是結局～ 




不過可惜，現實同理想係有啲『距離』。 


現實版：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哈哈哈哈，阿波，點解你好似跟住首歌吠嘅，好搞笑。」 


「其實，我係唱緊歌架！」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　是你的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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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排阿澄多咗傾電話。 


本來屋企個電話，打黎多數係搵佢教功課，大概用好少時間就會搞掂。但佢而家周不時都總會傾一個鐘電話，而且時間仲會有加長嘅趨勢。 


有一次好次約定咗咁，到咗十一點，阿澄就會將屋企電話偷偷拎入房間，然後望住隻錶，等住，之後電話就會忽然響起，阿澄就迅速拎起電話。 


「喂？」佢會變得好開心咁講野。 


好奇怪，明明電話入面嗰個人都望唔到，唔知點解要笑到咁開心。 


阿澄通常會用手撬住電話線，一路傾，其實傾嘅內容都無乜野，都係：「你做緊咩呀？」、「你做哂功課未呀？」、「你有無睇最新嗰套海賊王。」 


啲內容都幾悶，唔明點解可以傾到咁耐。 


有一次，阿澄由十一點傾到天光六點添，結果搞到第二日佢勁無精神。 


究竟電話入面嗰個係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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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凍起黎，啲人就會開始癲。 


大部份人都咁係度「黑痴黑痴」咁打黎打去，最初我唔知咩黎，以為係一種習俗，慶祝冬天嘅到來，就會講句：「黑痴黑痴！」 


就好似新年嗰啲咩：「恭喜發財。」 


原來呢種叫感冒。 


我仲以為得狗先會感冒，原來人都會好似狗咁病，會流鼻水，會發燒。 


我留意到一種現象，通常會有兩種病人，一種係病咗但堅稱自己無病，死都要扮強人。以爸爸為例子。 


另一種係病咗會好需要人關心，以阿澄為例子。 


阿澄一病，成個人就會嬌嗲好多，會成日撒嬌，嗲媽咪關心佢。 


「媽咪，喂我食粥好唔好呀？」 


完全唔似平時好獨立堅強嘅佢。 


有時我都係度諗，係咪人一病，個心都會病，脆弱咗好多要人關心呢？ 


我記得嗰日，我同阿澄嗌交。原因係佢想剪我啲毛，佢一直好想將我剪成波咁，我彩佢都傻，我仲唔夠似波咩，我就四圍走，無理到佢。 


「喂！阿波，你而家係咪唔聽話呀？」 


明啦係嘛？你要我講出口都傻嘅。 


你剪到我咁低B，我點出去行呀？仲有狗叫我波哥嘅？


然後我地就僵持狀態。 


結果無幾耐，佢就病得好厲害，燒到38.4度。（其實我對數字真係無概念，不過聽聞好似好嚴重） 


係床度訓咗一日，完全落唔到床。 


我一直都好擔心，媽媽亦都係，佢不停咁進出房間，幫阿澄換冰袋，喂佢食藥又抹身咁。 


我就係度，望住，乜野都做唔到，嗰一刻，其實好似自己有一對手，可以照顧阿澄。 


點解我要係四腳動物呢？ 


嗰日，我係咁試我用兩隻腳企，我好想我好似人咁，識兩隻腳行路，用兩隻手。 


但我一企，一、二、三.....五，通常五秒我就會跌返落黎。 


我再試。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十次，十一次......二十次.....三十次。 


我都唔記得我試咗幾多次，直到我聽到阿澄好微弱嘅聲音叫：「水......水......水呀......」 


佢想要水！ 


我立即衝出房門，跑去廚房同媽咪講！ 


點知媽咪好大反應，然後鬧：「喂，你做咩入咗黎架？出返去！」 


「唔係呀！阿澄想要水！」

「同我出返去！」 


「阿澄要水呀！」 


媽咪最後一野趕咗我出廚房。 


唔得，阿澄無水死咗咁點算？ 


我衝返入廚房，對唔住都要做一次，我咬住媽咪褲腳，想拉佢入房，佢立即嚇到哇哇大叫，係咁用拖鞋打我，一路打一路鬧：「衰狗！畜生！咬我？」 


我死命扯佢入房門邊，佢終於聽到阿澄叫。 


呼，好彩佢最後都知。 


嘩，不過畀佢打到個頭好暈，好似起咗幾幢樓咁。 


媽媽打人真係幾痛。 


飲完水之後，阿澄又迷迷糊糊咁訓咗幾個鐘。 


我都跟住佢一齊訓，直到佢叫醒我。 


「阿波......」 


我一張開眼，就見阿澄眼仔碌碌咁望住我，好似好返唔少。 


「阿波。」 


我好想唱返首「誰輕輕叫喚我」，但我知道呢一刻唔係講笑嘅時候。


「我好凍呀。」 


凍？人點解咁少毛髮保護自己，著埋衫都叫凍，究竟人係進化咗定退化咗呢？ 



不過我又好似離題。 


「咁你想點？」我問佢。 


「你上黎呀。」佢好似隻招財貓咁招我過去。 


唉，我真係無骨氣。 



我跳上張床，佢打開披畀我捐入去，然後就攬住我。 


我感覺到佢個身好凍，真係幾凍，睇黎係退咗燒，不過唔太夠暖。 


「你會唔會好凍呀？」佢柔情咁問。 


你而家先問會唔會太遲呀？ 


不過算數。 


我搖搖頭，表示無問題。 


佢即刻好開心咁笑，錫咗我一啖，然後話：「你好得意呀阿波，如果以後都可以攬住你就好啦。」 



我都好想，好想可以陪你一世。 





















唉，唔知點解永遠都嬲你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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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咗冬天，春天終於黎到。 


其實我好憎春天，因為春天好潮濕，濕到成地水，我會成身都好唔舒服。 


以前舊屋企，會有陣霉臭味，但好彩而家黎到新屋，阿澄間房好香，媽咪又好注重清潔，咁先無再有咁嘅味道。 


不過我仍然好唔鍾意春天，我啲毛好濕呀。 


但阿澄好似好鍾意春天，同埋佢今日成日都好鬼祟，又會偷偷望住我奸笑。 


「笑咩啫你？」 


「阿波，你今日好似好精神。」 


「你會唔會誤會咗我？」 


「哈哈，睇黎你真係好開心。」 


「唉。」 


佢摸下我個頭，然後就走咗出街。 


咦，好奇怪，呢個時間佢應該唔會出街架啵。 


睇黎佢今日都真係有啲怪...... 


不過我不得不說，雖然我唔鍾意春天，但春風的確好舒服。


好似食綿花糖咁甜，甜到我不知不覺間訓著咗...... 


我發夢，見到阿澄，見到爸爸媽媽，見到我地係一個公園好開心咁玩，最奇怪嘅係，我好似係企係度。 


真係一個奇奇怪怪嘅夢。 


狗點會企係度呢？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波，Happy birthday to you~ 」 


我猛然醒起，就望到阿澄，仲有全家人都係我面前。 


「哈哈，醒啦阿波，今日係你生日呀。」 


「我生日？」 


「戴上呢頂生日帽先啦。」阿澄唔知邊度整黎一頂帽，然後笠落我個頭嗰度。 


跟住媽咪拎咗個蛋糕出黎，蛋糕白雪雪，有啲五顏六色嘅公仔，上面有塊牌寫住：「阿波生日快樂！」 


原來，係我生日？ 


「阿波，你許個願先啦。」阿澄用佢好綿柔嘅手遮住我隻眼。 


許願？ 


我諗唔到我想要咩。


我淨係好想係阿澄身邊，一世。 


「wow，吹蠟燭啦。」佢呼一聲就將枝蠟燭吹熄，吹走咁濟。 


「你許咗咩願呀？」阿澄笑尾尾咁望住我。 


「講咗出黎咪唔靈囉。」 


「係咪想同我永遠一齊呢？我都估到架啦！」阿澄又攬住我。 


呃......咁都畀你估中咗。 


因為，我真係得呢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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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明白鬼係乜東東。 


當阿澄第一次同我睇鬼片，我先開始接觸呢樣野。 


阿澄每次沖完涼，總係有好香嘅茉莉花味，我好鍾意行近佢身邊係咁聞。（唔係變態，不過狗係咁。） 


當佢披住浴巾出黎時，佢笑住咁問我：「今晚睇戲好唔好呀？」 


我當然死狗都話好。 


我第一次同阿澄睇戲嗰時，我完全唔明白咩叫電影，我以後係個箱入面嘅人同事，都係真，只係由個箱即時轉播。 


我記得第一套戲係睇明日之後，嚇到我飛起。


直到導盲犬小Q嘅出現，阿澄見到我呆哂個樣，先同我解釋咩叫電影。 


「拿，電影即係由一班人創作一個故事，再用攝影機拍返出黎。」佢好耐心咁同我講。 


佢成日都係咁，同我解釋好多野，或者佢好鍾意同我講野，或者佢真係相信我會聽得明。 


我終於明白咩係電影。 


但我從來都未睇過鬼片，所以阿澄第一次話：「我地今晚就睇鬼片好無？你要陪我呀。」 


鬼？ 


乜鬼野黎？ 


後來，我先知原來鬼係指人死咗之後，無咗肉身得返一團氣係度。 


咁我就唔明，咁到底人係死咗定未死咗？點解死咗仲有野係度？咁死黎做咩？即係死其實只係變一團氣？咁係咪應該叫變態唔叫死？ 


另一個疑問係，點解死咗嘅鬼要害人，佢都曾經係人呀，大家同一種類。 


仲有仲有，點解鬼會勁過人咁多，咁係咪其實人變鬼係進化咗？ 


我好多好多疑問，但無人解答我。 


我真係一隻好煩嘅狗。 


「開始啦開始啦。」阿澄好緊張咁講，然後將我抱起，擺係佢大脾上面，攬住我，然後係咁搓我肚皮，真係好鬼舒服。


鬼片唔同其他戲，佢成個畫面都好鬼暗，然後有人被殺，跟住有啲唔記得落妝嘅女人追黎追去，有咩好睇呀？ 


但阿澄就睇得好緊張，一路攬得我越黎越實，特別係見到嗰個無落妝女人。 


「啊！！！」又要驚又要睇，人類真係奇怪。 



「波波，你驚唔驚呀？」阿澄忽然問我。 


「唔驚呀。」我答佢。 


「我估你都好驚，我地一齊遮住隻眼！」 

結果一到落妝女啲畫面，我就被阿澄遮埋我隻眼。 


...... 


其實我想睇........ 



「阿波，你會唔會驚死？」阿澄問我。 


死？狗死咗會唔會變鬼呢？又好似無狗講過呢樣野，最起碼狗唔會拍電影講返出黎，所以我真係唔知。 


狗死咗係點架呢？ 











其實我唔驚死，我最驚係無得繼續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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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想唔想去沙灘？」 


星期唔知幾，阿澄帶咗我去沙灘玩。 


因為有啲沙灘，其實都唔係有啲嘅，係好多沙灘都唔畀狗入去。（做咩啫？歧視？） 


阿澄搵咗一輪，先搵到啲沙灘帶我入去。 


不過今次我地唔係兩個人，而係一班人。 



一班人嘅意思就係，一班人囉，我都唔識講，想點啫。 


有好多佢嘅同學，男男女女形形色色。 


唉，每當有佢班同學出現嘅時候，我就少不免會被人強姦。


「嘩，好得意呀。」 


「啲皮好滑呀～～」 


勁多手伸埋黎摸摸摸，勁癢呀！ 


「HANDHAND，HAND HAND。」 


你邊位呀HANDHAND。 


其實做狗真係好慘。 



仲有一個，佢好熟口面......高高瘦瘦，戴黑框眼鏡。 


咦，呢條友咪上次嗰個，樓下怕怕醜醜，返去搵阿澄嗰個人？ 


今日先發現，原來佢都幾高，仲高過阿澄添。 


不過唔知佢地係咪嗌交，成程都無傾過計，好似好有默契唔搵大家玩咁。 


「你地係咪嗌交呀？」我問阿澄，不過佢無答我。 


好奇怪，阿澄其實都算好脾氣，未見過佢嬲人咁濟。

我地係沙灘度玩下沙灘波咁，簡單啦，追波係我嘅強項，佢地好鬼鍾意拋波叫我去追，似玩我多啲，不過無所謂啦，我又鍾意。 


我好似天生就鍾意追野咁。 


就咁樣玩下波，玩下捉姨因咁，就可以快樂咁樣過咗成日。 


其實我覺得係個男仔嬲咗阿澄，因為其實阿澄周不時都會望向佢。 


真係不識抬舉，阿澄咁得意嘅女仔邊有人嬲得落架。 


豈有此理，等我鬧下佢先。 


我衝埋去佢腳邊，係咁鬧：「你係咪男人黎架？有種就道歉先，邊有人做男人做到你咁小氣？」 


佢好似有啲驚訝，無幾耐阿澄都過咗黎。 


「睇黎阿波幾鍾意你。」阿澄笑住咁同個男仔講。 


下？鍾意？阿澄你清醒啲先啦，我係幫你鬧緊佢呀！


「唔知呢，可能我天生吸引狗掛。」個男仔仲要唔知醜咁應佢。 


痴線，冤枉呀，乜水會被你吸引。 


「個袋......你岩唔岩用？」 


「好岩呀......多謝你日本嘅手信。」 


「我順便啫。」 


「咁我今晚可唔可以再打畀你？」 


喔？ 


我好似開始明白一啲野。 


原來一直同阿澄傾電話個男仔就係佢？ 


咁佢地即係唔係嗌交啦，仲要送哂禮物咁。 


咁點解要扮哂唔識唔熟咁？人真係奇奇怪怪。 













唔知點解，我由心底裡唔鍾意呢個男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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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咪應該幫你搵返個女朋友呢？」 


阿澄好認真咁望住我咁講。 


我諗返起上次Diana嘅事，即刻打咗個冷震。 


唔.....唔洗啦。 


上次仲驚唔夠咩痴線。 


「你會唔會好悶架？」阿澄搣住我塊臉講。 


「唔會呀。」 


「好啦，幫你搵下女朋友啦。」佢繼續係咁搓我塊臉講：「我地可以先斬後奏。揀定先！」 


阿澄一起勁，就帶咗我去買狗嘅地方。 



奇怪嘅係，今次佢無再帶我返去舊屋，反而去咗另一個地方，嗰度就大啲，靚啲同多狗啲。 


去到，佢同個職員講話要指明要女仔。 


其實我真係唔需要女朋友...... 


不過佢都聽唔到架啦。


「你有無邊隻鍾意架？同我講呀。」她好似好興奮咁，但我一啲都唔興奮。 


為咗應酬下佢，唯有係咁意扮下野，求其認真咁望下。 


話說呢度真係好國際化，咩野狗都有。 


我四圍行下，耐唔耐就聽到啲狗係度偷偷地，細細聲咁講：「呢隻狗都好似唔錯。」 


「都幾型呀。」 


「可以考慮一下。」 


行過一隻芝娃娃面前時，佢突然間撩我講野：「你係黎揀老婆？」 


「係呀，有問題？」 


「其實你都幾好樣，不如......你揀我啦。」 


「其實我做下樣架咋，我唔係好想屋企多隻狗。」 


「做下樣唔爭在做多啲，黎啦。」佢忽然撲埋黎，嘩！嚇到我360度施丹轉身，點知佢咬住我條尾唔放，繼續係度撲我，撲到我訓低咗。 


佢係咁搔我肚皮，又黎非禮！不過肚皮太敏感，搞到我係咁笑，好似好開心咁，死梗！ 


「拿，你乖乖地做好啲場戲，咁你主人買咗我，你就有好日子過。」 


「嘩，咁攻心計嘅？我最怕有機心嘅女狗。」


「無得你唔鍾意。」 


死，今次死梗！被阿澄見到哂。 


阿澄走埋黎，然後講「你地好似玩得好開心咁啵。咁......」 


唔係咁架阿澄，唔係咁架...... 


唔好買佢呀！我唔鍾意佢！ 


我見佢嘴角向上，好奸咁笑！ 


「咁...... 不如下次再玩啦。」 



然後佢就抱我走咗。 


剩返芝娃娃呆咗係度。 


「衰波，一見到靚狗就著哂迷，你都係有我就算啦。」 


阿澄好似有啲黑臉，但...... 




我幾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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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你呢排個樣好似好苦惱咁嘅？有野煩呀波波？」阿澄歪住頭問我。我無理佢就行開咗。 


因為我畀佢睇穿咗，阿澄果然係阿澄。 


其實係咁嘅。 


人對日子好似好敏感同重視。 


狗因為對數字本身無概念（都話淨係識9)，所以日子當然都會唔記得，出咗世咪出咗世，你出世嗰一日，永遠都唔會再重頭黎過，但人就會好重視呢啲日子，要紀念一下。 


所以就會咁多咩生日、咩咩紀念，咩咩週年。男嘅要準備好禮物呀花呀心思呀餐廳呀，又或者一大班朋友要準備時間地點去慶祝， 



有時我係度諗，究竟係咪拎黎做藉口去玩架咋？ 



有邊個真係會係嗰個人生日裡面，好深刻咁反省：「噢，呢個人出世，到底佢出世嗰刻係點架呢？痛唔痛？開唔開心呢？」
又好似唔會咁樣。 


你唔怪得我地去質疑架啵。 


總之，好奇怪。 


基於咁樣，我就知阿澄生日一定好重要。（我係偷聽到爸爸問佢想要咩禮物） 


再講啦，佢上次都幫我慶祝咗，今日無理由唔幫佢架啵。 


所以，我就好煩惱。 


我知阿澄好鍾意書，特別係小說，佢一日臨訓前都會係咁睇書，放假都係睇書。 


送書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另外，佢亦都好鍾意火影，海賊王嗰啲漫畫，求其搵個咩路FLY，名人畀佢，佢都應該會好開心。 


又或者公仔啦，女仔鍾意公仔嘛，實無死。 


雖然好似好簡單，都知道哂佢想要乜，但...... 


我點買呢？ 


人送禮物畀人就話易啫，狗可以點？ 



其實我基本上上述諗嘅都可以係廢。 


送返一啲我能力負擔起嘅。呃......狗糧？路邊的野花？ 


痴線。 



第一，狗糧佢要黎做乜，連狗糧都係佢畀我。 


第二，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呀，都有歌你唱啦。 


為咗呢樣，我苦惱再苦惱。 


我係度諗，即使我送到一份好貴重嘅禮物畀佢，佢都唔會知係我送畀佢架啦。 


咁倒不如？回歸最簡單？ 


唔知係咪因為臨近生日，佢近排嘅心情都好似好好咁。 


我要快啲準備好禮物。 


趁一個無人嘅時間，我決定出街去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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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企對門柄好鬼矮，我兩三下已經搞掂咗佢。 


EASY啦，原來開門就係咁簡單，咁睇黎我以後想走佬都幾易。 


我衝咗出去，屋企附近我都認得路嘅，因為平時散步、跑步都係呢啲地方，我都知呢度方圓百里都唔知有野架啦，所以我決定行遠啲。 


我係咁向前跑，跑呀跑，過咗屋企啲樹林之後，沿途都係一啲高樓大廈、商場咁。 


好似乜都無咁。 


我想搵啲特別啲嘅野呀。 


我跑到去一個公園附近，見到有隻貓係公園長櫈嗰度伸緊懶腰，我就走入去問下佢。 


「你知唔知點先有啲特別野？」 


「咩特別野？」佢問返我轉頭。 


「我唔知呀，總之唔係啲商場嗰啲啦。」 


「唔會有架，香港係得呢啲架咋。」

「咁咪好可憐？」 


「呢度嘅人鍾意咁嘛。」 


佢問住我，用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你無主人咩？」 


「我有呀，你無？」 


「我主人係度。」佢望一望對面，有一個阿叔係公園門口賣玫瑰花，一枝枝塑膠袋裝住個種，個畫面好怪...... 


「你到底搵咩？」佢又問我。 


「我都唔知呀，不過我覺得花都唔錯。」 


「無可能啦，要錢架。我唔會畀你偷。」


得罪講句，我心裡好質疑到度呢隻貓可以點阻住我，不過.....算啦。 


「你都係搵其他野啦......」佢都未講完，阿叔突然大叫：「偷野呀！喂！」 


原來有個麻甩佬偷咗阿叔袋錢，擺明蝦阿叔，因為佢完全唔夠個賊跑。 


豈有此理。 


我立即狗衝去追賊，幸好我平時都訓練有素跑開步，咦押韻，離題添，我好快就追到個賊好近，佢一野轉咗入後巷，但我貼得佢好近，佢係咁轉頭見到有隻狗追佢，更加驚，嚇到喘哂氣咁，我一個跳步就撲咗去佢後背，咬住咗佢個背脊，佢一個反手打落我個嘴到，嘩，牙都軟埋，勁痛，佢係咁打，但都被我咬住，最後佢頂唔順，拋低咗個錢包就跑走咗。 


痴線，我被佢扑到流牙血，洗唔洗睇牙醫？ 


我拎住個錢包返去畀個阿叔。



「＠＄＠＠％＠︿︿」老實講阿叔啲口音太勁，我實在聽唔明佢講咩，不過我諗係多謝我之類，因為佢係摸摸我個頭講，然後仲請咗我食野，畀咗一枝玫瑰花。 


「畀你送畀你主人，等佢訓練得你咁好。」呢句我終於聽得明。 


咦？？ 


咁我終於有禮物送畀佢。 



「生日快樂呀阿澄。」爸爸媽媽送哂禮物後，去咗切蛋糕。 


我乘機拎枝花出黎。 


「生日快樂呀阿澄。」我咬枝花畀佢。 


佢睇到之後好驚訝。 


「你點得返黎架？」 


「呃，打架打返黎。」 


「你愈黎愈識哄女仔啦點算？不過......」佢錫咗我塊一啖，然後講：「多謝你阿波，我好鍾意呢份禮物。」











你鍾意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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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呢排都好大酒氣返屋企。 


好似聽聞，遙遠有個地方叫日本，啲爸爸每日放咗工之後都仲要同上司、同事飲到啤啤FULL先返屋企，真係好奇怪。 


不過我未飲過酒，阿澄唔畀我點，其實我都無諗住點，因為實在太臭。 


酒對我黎講，係一種未飲落肚已經好刺激我嗅覺嘅飲品，搞到我有啲想企唔穩咁。 


所以我都唔太理解人點解要專登灌醉自己，可能佢地真係太多憂愁嘅事，解決唔到，唯有用酒精去麻醉自己。 


爸爸好大壓力？ 


佢幾乎每日都醉住返黎，本身媽咪都好擔心，去到後來已經好嬲佢唔理佢。 


阿澄呢排係咁同我講，佢爸爸做野好似唔係好順利，工作上好煩惱。但自己又唔知點幫佢咁。


佢一邊捉住我兩隻前腳，係咁玩，一邊講：「阿波，你話點做好呀？」 



「到底點先可以哄返爸爸開心？」阿澄係度苦思。 



為咗唔令阿澄苦惱，唯有我出馬。 


雖然爸爸不嬲都唔係好鍾意我，但我有信心哄佢開心嘅。 


其實我只要做啲，人平常會做嘅野，咁佢地就會覺得好搞笑。 


爸爸嗰日照如常返黎，又係飲到醉醉地。媽咪已經好嬲無理佢。 



我爬上梳化，佢好疑惑問我做咩，我就去到爸爸背後，然後用隻狗手係咁幫佢搥背脊。 


我知其實唔會舒服，不過爸爸好開心。 


「哈哈，你都幾有靈性架啵。」 


爸爸終於都笑返。 


只係......有啲古怪，好古怪，唔應該會咁樣。


近排阿澄成日都好遲先起身，搞到差啲遲到。 


原因都係傾電話。 


我都好清楚，究竟佢而家同緊邊個傾計。 


嗰個戴黑框眼鏡個男仔嘛。 


老實講，都唔知佢有咩好。 


個人又好似毒毒地咁，又係戴眼鏡，又懶係識哄女仔，又係講野懶係幽默風趣，又 
...... 


我承認嘅，我承認佢哄得阿澄好開心，基本上一傾電話就會好開心。'


哩種狀態係咪叫拍拖呢？ 


其實我知拍拖係點解，我聽一隻狗講過，拍拖係結婚前嘅一個階段， 


咁點解叫拍拖？好似係因為會拖手，而拖手多數會啪一聲，所以叫拍拖（好似係）。 


咁即係，個男仔將來有可能會做阿澄老公？ 


我一諗到哩到就想崩潰。 


唔係掛？我唔想哩條友做我男主人呀！ 


阿澄，你揀個第二個好無呀？ 


同埋咁細個，拍拖邊好架？ 


可惜佢聽到呀，耳邊仲係咁傳黎阿澄啲笑聲。 


「哈哈哈，你好低b呀。」阿澄笑得見牙唔見眼咁鬧佢。


我個心好鬼複雜，一方面我又好唔鍾意個男仔（唔知點解），一方面我又覺得阿澄好開心係一件好事。 


哩種，人類好似叫做矛盾。 


係，大概用矛盾可以形容到我嘅心情。 


「阿澄，我地玩呀。」我跳上床，係佢身邊轉黎轉去，希望同佢玩。 


「阿波，我傾緊電話，乖乖，遲啲先玩好無？」佢掩一掩電話同我講。 


「好啦。」我唯有跑返落床。 



阿澄，其實我都好想同你傾電話呀。 


可惜，你都聽唔到我講咩。 









人同狗嘅界線，係一條永遠無法跨越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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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話狗其實最原本係為咗守門口而存在。 


因為古時嘅治安並唔係而家咁好，所以唯有有一個狗肉鬧鐘係度，提醒人有賊入侵。 


不過去到而家，好似都唔需要我地咁樣。 


養狗嘅意義到底係邊？ 


原來我都無諗過，究竟點解阿澄要養我。 


係因為街度見到我所以養我？ 


唔會架，到底養我係為咗咩呢？ 


可能佢本身想養狗，又咁岩先揀岩我啫。 


又唔係，話排哩一帶治安不嬲麻麻，可能阿澄買我返黎真係想我看門口。 


諗起都覺得白痴。
又或者係幫爸爸揼骨。 



爸爸照樣係好醉咁返到黎。 


一返到黎就亂叫，然後訓門口，再爬到去梳化。 


不過，其實爸爸身上除咗酒味，仲有一陣味。 


就係我上次話好奇怪嘅味。 


或者人類唔太覺，但我地對哩方面好敏感，爸爸嘅身上，除咗有酒味，仲有一陣味，唔屬於哩個屋企嘅任何人。 



一陣，香水味。好微好微，但的的確確存在。 



因為媽媽唔會用哩種香水，阿澄都唔會用香水。（佢有獨特香氣）
剩返嘅..... 



其實哩種情況，係咪就係人類所講嘅背叛？ 


爸爸背叛咗媽媽？ 



我記得阿澄講過，結婚係人生裡面一件大事，因為代表住對另一個人許下一生一世嘅承諾，要照顧同對佢不離不棄－－無論咩情況。 



我成日都覺得哩件係人類少數做得好嘅事，一生一世對一個人負責啵。 


幾咁浪漫，幾咁難，就係浪漫在好難仍然做嘛。 


雖然狗無結婚制度，但狗都有老婆仔女，其實，有時都幾羨慕人類哩種制度，邊個唔想有隻人可以陪自己一世。 


無奈，總係會唔知足。 


所以我有啲憎爸爸。 


雖然，哩啲都係我估計啫，不過狗嘅直覺好準。 


爸爸都好有可能係對媽媽唔住。 



但咁樣又點？我可以做啲咩？ 


我最擔心，係阿澄嘅心情會點。 















究竟點解唔可以對另一半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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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去咗旅行。 


我都唔明點解會係呢個時候去旅行，但對話中，知道好似係爸爸去公幹，順便帶埋媽媽去。 


屋企得返阿澄。 


阿澄再三保證自己一個人都會照顧得自己好好，會無事。 


「阿波，我想媽媽爸爸今次去旅行會好返呀。」 


因為咁，阿澄先咁想去日本都無去。 


不過阿澄爸爸媽媽始終都唔係100%放心，所以又叫咗隔離屋嘅陳生得閒照顧下阿澄。 


跟住第一日已經發生咗事。 


話說嗰日阿澄帶完我跑步之後，就返屋企。 


返到屋企沖完涼，阿澄好攰所以好早就訓咗覺。 


咦？係咪有啲野未做？ 


食飯？ 


唔係啦，我地一早食咗。

我走埋去，舐阿澄塊臉，無幾耐佢就醒咗。 


「做咩呀阿波？」佢迷迷糊糊，眼睛都睜唔大咁講。 


「有賊呀。」我講。 


「肚餓？」 


但佢好快就留意到，客廳有啲唔尋常嘅聲音。 


「阿波......係咪有賊？」阿澄好緊張咁握住張披，我都係一樣，但我唔可以，因為我知如果我都驚，咁我地就死，我要保護阿澄！ 


我跑去門口邊，好細心咁聽住個賊係邊。 


佢似乎已經搵咗客廳嘅野，正正向哩一間房入黎！

我估唔到佢會咁快，佢一打開門，就見到阿澄，佢係一個好高嘅男人，黑衫牛仔褲戴口罩。 


「妹妹，你一個人呀？」佢把聲聽落去好奸邪。講完就已經撲向阿澄！ 


我立即衝前，咬住佢隻腳，佢立即痛到叫咗起黎！ 


「嘩！邊度黎嘅癲狗！好痛呀！」 


佢拎起手上嘅小刀，一野就揮過黎！我低頭避開咗，佢就想捉住我，我跳後一避，佢撲咗個空，我趁住呢段空隙時間，跳上咗佢上身，咬向佢個左手手臂，佢痛到哇哇聲，勁嬲咁一刀插埋黎，由於我係半空，避唔得太多，結果我個右身被利刃割咗一條好長嘅痕。 


原來被刀割係咁痛，我完全無哂力，一野就放開咗口，跌咗落地，佢趁機大力踢咁踢開我。 


「痴線狗！」佢繼續走向阿澄，我唔可以畀佢傷害阿澄架！ 


我忍住痛咁衝前，用盡我全身嘅力氣去咬佢...... 


「啊！！！！」佢發出好痛苦嘅尖叫。 


佢係咁扑我個頭，一直扑一直扑。 


我意識越黎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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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知阿澄喊咗幾耐。 


正常嘅，一個女仔遇到啲咁嘅事都應該會驚到喊。 


最後，係隔離屋陳生聽到有爭吵聲，然後報警先無事。 


阿澄一直喊。 


喊到隻眼紅哂。 


「阿澄，不如你畀隻眼抖下啦。」 


「阿波你痛唔痛呀？」點知佢一開口嘅第一句就係咁。 


「你頭先同佢打，真係嚇死我......下次唔洗咁架.....」 


佢嘅意思係我可以走先？ 


真係令我狗狗不能釋懷。
我從來都無諗過，阿澄會咁擔心我。 


阿澄堅持帶咗我去睇醫生先，包紮係最首要，一定要檢查到我係無事。 


其實我真係無乜大礙，只係傷咗咁啫。 


之後，阿澄佢地去咗警局未返黎嗰時，我暫留咗係陳生屋企。 



暫留咗係陳生屋企意味住...... 



「點解你又過黎嘅？」熟悉嘅女聲又出現。 


係Diana. 


「我地屋企被人打劫，過黎避一避。唔通為咗見你咩。」 


「你仲咁串，好黑人憎。」佢又講：「不過我鍾意。」 



其實上次我都已經講到明唔鍾意佢架啦，都唔知佢做乜野。 


嗰時我好攰，訓咗係門口附近，無力氣再理佢，點知佢又走埋黎我身後撩我講野。


「阿波。」 


「做咩呀？」 


「你好擔心你主人呀？」 


「當然啦，佢係我主人。」 

佢用好疑惑嘅眼光望住我。 


「我總係覺得，你係唔止咁多。」 


「點解咁講？」我唔覺得有咩問題。 


「因為我對我主人唔會咁囉，好分得清。」 


我對Diana嘅說話好不以為意。


「係你唔盡忠啫，失禮咗狗。」 


「你......洗唔洗咁話我呀！」佢眼濕濕，好似想喊咁。 


「我講笑啫。」 



佢好快就平復返，然後話：「咁.....我地繼續上次嘅事。」 


「其實你有無聽過做女仔要矜持啲？」 


「我.....淨係聽過女追男隔層紗。」佢好認真咁答。 


我都唔明點解佢可以咁死唔斷氣。 


「我唔會鍾意你架，你死心啦。」 


「點解呀？」佢追問落去：「無理由，我出街明明好多狗公都會撩我，不知幾多狗追我，例如隔離樓個隻八哥、街口隻蠟腸狗、公園個......」 


「關我咩事啫？」 


「即係我好多狗追囉。」 


「所以？」 


「所以你鍾意我都係天經地義。」 


「痴線，多狗鍾意你關我要鍾意你咩事？」 


「我唔理，除非你講到理由。」
理由？乜鬼野理由？ 


唔鍾意一個人都要理由架咩？ 


「無點解啵，唔鍾意就係唔鍾意架啦。」 


佢死唔斷氣咁追問我，我停唔順：「我好攰，畀我抖下啦。」 


佢先肯停低走開。 


我終於可以休息下。 


「愛是痕狗忍耐。你睇住黎，我一定會令你鍾意我！」佢最後拋低哩句。 


痴線，佢亂改人類嘅聖經，小心畀雷劈。 


江湖從此多事。 











我開始發現原來唔愛一隻狗／一個人，就真係可以無理由，簡單，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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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同我講過，原來離婚都係咁煩。 


首先要大家都分開過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再簽紙，然後再簽紙。 


人類嘅手續點解咁煩嘅？ 


哩段時間，媽媽成日返屋企，都係會不停嗌交。 


最難受嘅，當然係哩段時間嘅阿澄。 



哩段時間係阿澄問得最多問題嘅時間。 


「阿波，點解會搞成咁.......」 


「阿波，點解爸爸媽媽唔原諒對方？」 


「阿波，佢地會唔會再係一齊架？」 


「爸爸，點解你唔挽留媽媽？」 


爸爸無答過阿澄。


大概佢心裡面都唔知道。 


不過最煩惱嘅，都係要選擇跟邊個。 


跟爸爸？跟媽媽？ 


阿澄絕對唔想揀，因為佢根本唔想佢地分開。 


佢唔想淨係得返一個爸爸同媽媽。 


「如果屋企得返一個爸爸或者媽媽......就好似已經唔再係『爸爸』同『媽媽』咁。」佢抱住我講。 


我地狗狗好清楚哩樣野，所以以前啲狗前輩都會同我地講，結婚前一定要諗清楚，如果唔係會影響啲狗仔狗女一世。 


阿澄最動人嘅笑容已經無出現好耐。 


然後，佢變得多咗傾電話。 


但可惜，係電話裡面，佢都會成日喊，表達佢嘅唔開心。 


好希望對面個男仔會安慰到佢，個男仔好似成日都可以哄到佢笑咁，做到我做唔到嘅野。


求你可以幫下阿澄。 


「阿波......」阿澄對住播緊多啦A夢嘅電視，眼濕濕咁對住我講：「如果我有個多啦A夢就好啦......我想問佢要件法寶，可以將爸爸媽媽變返和好。」 


多啦A夢...... 


雖然阿澄傾電話多咗，但好似傾嘅時間越黎越短。 


而個男仔都越黎越忙。 


我係度諗，你咁短時間，點安慰到阿澄。 


原來，人嘅愛真係好膚淺。 


某一日，阿澄拎住電話，拎咗好耐好耐。 


而再無個男仔嘅電話打黎。 


「阿澄......我會陪係你身邊架.....」 
















「如果我有個多啦A夢就好啦......我會問佢拎翻譯蒟蒻，然後親口安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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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我地去跑步啦！」 


哩排阿澄好似好返好多，個人都有返精神，唔似之前咁受好大打擊，雙眼都叫有返神彩。 


落到公園，阿澄好似十年無做過運動咁，跑得勁快，同我一樣咁快，而且佢平時跑四個圈左右就無氣，今日跑咗足足七個圈。 


跑到我都差啲斷氣。 


出咗一身汗，佢好似更開心。 


所以話，唔開心做下運動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黎。 


「阿波，你係咪跑得好攰呀？」 


「係呀。」 


「咁就好。」佢笑一笑話。 


唔知點解，我覺得經過哩排，阿澄好似聽得明我講野咁。


好多時，我講啲野，佢都好似知道我講嘅意思咁。 


好似上次咁，我去安慰佢，同佢打下氣，講鼓勵佢嘅說話，佢就同我講：「多謝你呀阿波。」 


唔知係我多心定係乜野，諗多咗？ 


我地跑完之後，坐係公園嘅長櫈嗰度，天色好黑，月色皎潔，街燈暗黃，樹葉就係咁擺下擺下咁。 


阿澄坐低係度用毛巾抺汗，我就去咗小一小解。 


當我返黎之後，阿澄問我一條問題。 


「點解你地屙尿要抬起隻腳嘅？」 


雖然我讀得書少，但起碼哩個都知道，我開始講：


「話說好耐好耐以前，二郎神有兩隻狗，一隻公，一隻毑。 


有一日，神仙開會，二郎神就帶住兩隻狗去。 


咁狗唔准入場都好正常啫，佢地兩個係南天門處等。 


會開咗好耐都未結束，狗毑突然急水，想搵個地方去廁所，睇呀睇，天上一片開闊，得南天門隔離一棵樹可以考慮，於是立即去解決。 


屙緊時，畀南天門看門嘅神仙發現，神仙大怒，大吼一聲：「689，膽敢係度屙尿！」 


只見一道閃電，「轟」一聲，樹被劈到，狗毑被結結實實咁砸咗係下面，死咗。 


哩一件事，畀狗公完全睇到哂。從始以後，狗公要屙尿，就用一隻腳翹起，撐著樹，驚砸死自己。」 


我一路講，阿澄一路好認真咁望住我，好似一個聽緊故事嘅小女孩，好專心，好好奇咁聆聽。 


直到我講完之後，阿澄用佢好精靈嘅眼睛望住我話：「哈哈哈哈，好搞笑呀阿波你。」 


然後企起身，伸一伸懶腰，再同我講：「好彩有你啫。」 


雖然我知道我唔會令佢完全開心返...... 


不過...... 







不過，今晚個月色好靚，好靚。

 





29



我發現其實爸爸並無忘記。 


我都以為爸爸係好寡情，對媽媽嘅離開，佢無講過一句。 


亦都從來無挽留過。 


哩個都係阿澄最唔明白嘅野。 


點解爸爸從來都無挽留過媽媽，無叫過媽媽唔好走。 


「如果爸爸肯挽留，媽媽會唔會唔走？」 


所以，一直係我地心目中，爸爸都好薄情。 


甚至我有諗過爸爸係咪等緊另一個女人入住哩間屋企。 


我唔要呀，我唔要有另一個人做我女主人嘅媽咪。 


媽咪雖然對我唔算好，但佢對阿澄好好，無人可以取代佢位置。 


我相信阿澄都係咁諗！
爸爸，真係絕情。 


去到今日，我又聞到屋企好大陣酒味，由爸爸間房傳出黎，我就行咗入去。 


見到嘅係，爸爸一邊飲酒，一邊係度喃喃自語，唔知佢講乜。因為佢醉到訓著咗。 


然後我見到，佢枱面有一張紙，寫咗好滿滿嘅字。 


雖然我人類字識得唔多，但大概都睇得明八成。 


因為黎黎去都係嗰幾隻字。 


「對唔住」、「老婆」、「可唔可以返黎」 


我突然發現爸爸個樣蒼老憔悴咗好多，多咗好多白髮。 


爸爸係做錯，但我真係覺得佢真心知錯。 


點解咁想媽咪返黎，又唔肯親口講呢？ 


人類真係奇怪。 









男人好慘，因為好多時都唔可以直接抒發自己感受，好多野只能往肚裡吞。





30



唔知一隻狗可以陪個主人去到幾耐呢？ 


其實如果可以陪到十年，已經好長好長。 


畢竟人同狗個壽命，差太遠。 


聽聞，傳說本身人類嘅壽命都係唔長，牛、狗同豬都係50年命，人類得20年命。但人想長命啲，所以牛、狗、豬將自己條命畀咗20年人，先令人類咁長命。 


豈有此理，我個先祖究竟係邊個？同我出黎！ 


自把自為將我20命畀咗人，我無咁同意過啵！ 


我好羨慕嗰啲陪咗主人十幾年嘅狗，可以陪主人咁耐。 


如果畀我可以陪阿澄咁耐，我都想。 


可唔可以畀多20年我呢？ 


雖然而家有兩年，但我都好心足。

「阿波，好熱呀。」 

炎炎嘅夏日黎到，阿澄倒咗好多冰出黎，一啲用黎作冰水，一啲就咁食。 


我都好少見阿澄著背心，睇黎真係太熱。 


其實講熱，我地哩啲狗先熱，你人類都唔多毛，但我地狗周身都係。 


夏天，係狗嘅大敵，熱到啲狗飛起，熱到就係有種食物叫熱狗。 


我熱到條舌唔願入返個口，然後阿澄扔咗一個石頭過黎。 


「畀你架阿波。」 


咦，原來唔係石頭，係一枝結咗冰嘅礦泉水。 


佢笑住咁話：「咁樣你咪無咁熱囉。」 


我即刻衝去佢腳邊抱住佢。 


「你好體貼呀阿澄。」


「哈哈哈，唔好再舐我啦好痕。」佢笑到走黎走去。 


自從媽媽返咗黎之後，阿澄就開心返。 


媽媽返咗黎，唔係乜野都一野解決，雖然而家仲同爸爸冷戰緊，但情況已經有好轉，起碼佢都肯返黎先，而且有社工跟進，佢地搵咗社工傾好耐，喊好耐，心結算係少咗啲。 


爸爸都認咗錯。 


至於媽媽點解返黎..... 


當然無人知，因為得我知。 


爸爸亦都無發覺，佢枱面少咗張紙。 


雖然係咁，但媽媽返黎之後，阿澄用好疑惑嘅眼光望住我。 


「係咪你做架阿波？琴日唔見咗你幾粒鐘。」 


係又點唔係又點。
重要係媽媽返黎啫，都要佢自己肯畀機會爸爸先。 


最緊要，係你開心返。 


「阿波。」我一轉身，就成兜水淋咗我度。 


「哈哈，落水狗呀！」阿澄指住我黎笑，我係咁追住佢黎吠，整濕返佢。 


佢就笑到傻咗咁，我地係咁通屋走，走到媽媽要鬧我地整濕哂間屋，罰阿澄抹返乾淨。 


「最衰都係你啦阿波。」佢一邊抹一邊講。 


「係你衰先。」我舒舒服服咁攬住阿澄畀我枝水訓。 











夏天，好熱好熱，但我有啲鍾意咗你哩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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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企無啦啦多咗個百厭星。 


聽聞佢係阿澄個表姨嘅舅父個四嫂個仔嘅媽媽嘅外甥嘅仔黎。 


大概一歲半左右，唔係好識講野，但破壞力十足。 


一黎到屋企，就將屋企三隻杯兩隻碟打爛野，外加扯人頭髮，拔我啲狗毛！ 


然後，佢笑得好開心。 



我決定咗，我要同哩句人勢不兩立！ 


唔知邊個人類嘅祖先話，人性本善。 


邊個會信哩句，你睇個BB就知。 


「嘩，好得意呀你哈哈哈。」 


阿澄對住個BB好開心咁笑，仲係度讚佢？ 


阿澄，你無事嘛？ 


佢係惡魔呀！


我話都未講完，個惡魔已經吐咗口水落阿澄塊臉度。 


豈有此理，毀我女神清麗嘅臉容！？ 


你死梗啦！ 


但阿澄無嬲不得止，仲幫佢抹返啲口水。 


咩事呀？ 


阿澄，你唔敢郁手，唔緊要，等我黎！ 


等我去咬死佢！ 


阿澄見我咁激動，就對我講：「阿波，你咁會嚇親BB架。」 


「但佢......」 


「BB仲細，乜都唔識，好細膽，所以唔可以咁。」 


我覺得一肚怨氣。 



我想幫你咋。



然後個小惡魔繼續周圍破壞，搖控呀，公仔呀，電話呀，見乜都甩乜，勁順手。 


啲大人笑得好開心。 


我都唔明點解。 


我好無癮咁返返去自己個竇度。 


憑乜細個就可以任性呢，可以橫行霸道。 


唔識野唔係理由呀，我好細個，已經係舊屋，被人類訓練要識行識禮貌規矩要識去廁所。 


根本就無咩爸爸媽媽可以畀我任性。 


阿澄好衰。 


唔知做咩，我怨下怨下就訓著咗。 


訓咗一陣，忽然有人拍一拍我，我一張眼，就見到好大隻眼睛望住我。 


又係你隻小惡魔？ 


「有人唔開心呀，BB我地哄下佢好無呀？」阿澄係後面抱住BB條腰。 


我無唔開心呀。 


然後個小惡魔就摸下我個頭，一下一下咁。 


佢隻手仔好細，好柔軟，有啲似阿澄，不過係另一種感覺。 


然後佢就格格咁笑。 


呃..... 


我承認佢係.....幾得意嘅。 


佢用好好奇嘅眼光望住我。 


我被佢嘅眼神征服咗。 


跟住佢就勁唔客氣咁騎咗上我背脊，係咁周圍跑，周圍玩，好似坐車咁。 


我地玩咗成日，玩到佢係挨住咗我訓。 


「哈哈，阿波，你一定會係一個好爸爸。」阿澄講。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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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師奶好大頭蝦，哩個係係人都知。 


當阿澄帶住我去跑步時，如果遇見陳師奶，佢第一句會係：「跑步呀？」 


其後，佢就會摸一摸佢個褲袋，然後大叫：「哎呀，死啦，我帶漏咗帶銀包。」再急急腳衝返屋企。 


係呀，佢勁無記性。 


其實佢無記性都唔太關我事，畢竟都係佢屋企嘅野啫。 


問題係，佢成日叫錯我個名。 


「阿初，你今日幾精神啵。」 


初你個頭，我叫阿波呀。 


個名係阿澄幫我改架，唔畀你亂改。


我係極力反對佢叫錯我個名，不過每次佢都當我熱情，咁就算。 


去到後來我都廢事理佢。 


陳師奶無記性嘅記錄，最勁可以去到唔記得接個女放學。 


你都咪話唔誇張。 


不過，即使係咁，陳師奶都算係一個好人黎嘅。 


只係佢之後做咗件事，都影響幾深。 


「阿波。你有無諗過結婚呀？」 


我仲記得嗰日，食完飯之後，阿澄係間房度問我哩個問題。 


「無呀。」


其實問我都係哂事，我對啲狗女都無興趣。 


我只可以話：「我淨係想陪住你咋。」係佢身邊挨住佢。 


阿澄好似聽得明咁，笑笑口講：「你越黎越識講野啦。」 


「係咩，可能為咗哄你掛。」 


「有人話要畀你陪一世咩？」 


「就算你唔畀我陪，我都要死纏住你。」 


佢最後無再講咩，只係笑住咁望住我。 


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已經好幸福。 


我係講真。 


如果問我，幸福係咩，我會答，陪係阿澄身邊，因為佢係我中意嘅主人。 


嗰晚我地照舊睇戲，照舊食宵夜，照舊佢又掩住我隻眼，唔畀我睇啲恐怖野。 


一切都好照舊。 


佢都好照舊睇睇下訓著咗，好安心咁訓。 



然後，嗰晚陳帥奶屋企火燭......


我地狗仔唔識生火，所以一直都覺得，生火係人類嘅專利。 


有咗火，人類就可以將啲肉煮熟，又可以照明，又可以取暖同埋趕退啲野獸。 


火真係好厲害。 


不過，雖然火咁厲害，但佢係殺人方面都好鬼厲害。 


可以將一個人殺死。 


本來，我都覺得咁多人類住埋一齊，唔同於以前分開一個個山洞，其實一個火燭咪好大件事？ 


的確係。 


無人話畀我地知。 


原來火係可以燒得咁勁，咁快。 


嗰晚，陳師奶好似唔記得煲緊野唔記得熄火。 


咁佢個屋企就燒到乜都無哂。 


由於我地屋企都叫同陳師奶一家有啲交情，所以佢地成家人都暫時過咗黎住住先。 


當然仲有Diana。 


Diana似乎被場火嚇親，無哂平時嗰種公主傲氣，反而係落魄樣。


「阿波，我好驚呀。」 


「唔需要驚。都無事啦。」我安慰佢。 


「會唔會仲有火架？」 


「唔會架啦。」 


係陳生住係我地屋企期間，都算幾打擾，因為無啦啦多咗幾個人。 


不過咁，仲要其實佢地都幾唔客氣同幾嘈。 


阿澄知我唔中意嘈，所以就會成日帶咗我落街跑步。 


然後我地係跑步期間，撞到一個人。 


黑框眼鏡男。 


最初阿澄見到佢時，個樣好似無乜野咁，但我感覺到佢內心其實好唔平靜。 


因為佢隻手好不自覺咁震緊。 


「你黎做乜野？」 


眼鏡男無講啲乜，淨係行前話：「我係度等咗你好耐啦。」 


「無人知你係度等。」 


「大約一個鐘左右啦。」佢好似無聽到阿澄講野咁。 


「你黎做乜？」阿澄又問。


「黎搵你。」 


「我無野同你講。」 


「但我有。可唔可以聽下我講。」 


阿澄最初個態度好堅定咁想拒絕。 


「畀幾分鐘我呀。」個男仔個態度好似哀求咁。 


「阿波，你係度等我，唔好行開。」 


佢地行遠咗一個地方傾，唔知講咩，我淨係見到阿澄由最初好冷淡，到望住個男仔，到眼濕濕，到喊，到個男仔攬住佢。 


一切好似天氣咁，由陽光變天陰，一切都變得好快。 


點解阿澄會原諒佢嘅。 


我唔明白個男仔究竟講咗乜野。 


我決定行近佢地，然後淨係聽到阿澄話：「咁我買枝水畀你。」跟住轉身就見到我話：「咦，阿波你過咗黎嘅？你陪住佢先，我好快返。」就跑走咗。 


我啤住個男仔，我總係覺得佢係唔知做咗啲咩，或者施咗咩魔法畀阿澄。 


「望咩啫你。」佢對住我講。 


「所以話，我最憎狗。」然後佢電話響起。


「喂？bb呀？無呀，我同緊朋友一齊呀，係呀，好快打返畀你，乖，錫錫。」 


吓？ 


雖然我無讀過書，不過憑我多年睇師奶劇嘅經驗，哩啲好明顯係出軌！ 


佢又想呃阿澄！ 


我一時太嬲，然後對住佢係咁吠，佢就係咁鬧：「你嘈乜呀衰狗！」 


「你呃阿澄呀而家！」 


我忍唔住衝去咬佢，然後突然阿澄大叫：「阿波！停手呀！」 


「你做乜咬人架阿波！？」 


「阿澄，係佢對你唔住先架，唔好信佢呀，佢呃你架！」 


「係囉，可能佢唔中意我啦。」個男仔加把口。 


你仲嘈！ 


我又想上前咬佢，然後阿澄阻住咗：「你又黎，你咁唔知錯，就唔好再認我做主人！」 


「咁又唔洗嘅，可能我地太好，佢唔開心主人同其他人咁親密啫。」佢講完之後，將隻手搭去阿澄肩膀。 


你個衰人又黎！？ 


我嬲得仔，一野就咬咗落去佢隻腳，佢痛到係咁叫，然後阿澄拉開我：「你以後唔好返黎啦！走啦你！」
佢喊住咁講。 


我...... 



「走啦你，我無資格做你主人。」 


........ 



其實...... 



我好想講，但我...... 




我跑走咗。 



我係街度流連咗唔知幾耐，去到好夜好夜先返屋企附近。 



我有諗，阿澄會唔會係咁搵我。 


係無聊等待期間，我望個屋企，然後我發現屋企有啲唔委。 


好似有啲火咁。 


屋企火燭？ 


或者無人知道，到底陳師奶可以重蹈覆轍幾多次，或者點解佢咁堅持要煲野。
不過佢就係煲咗，然後又唔記得熄火，就訓咗。 


哩個我後來得知。 


我即刻窗爬上屋企，好彩門窗無鎖，我一入到去，就有少少窒息嘅感覺。 


當我察覺到哩種感覺時，先驚覺大件事。 


因為啲煙已經去到飄哂成間屋嘅程度。 


果然，有無數煙由廚房嗰度飄緊出黎，仲係洪洪烈火，好似開咗好多燈咁光。 


而且我仲感覺到一股好強嘅熱力。 


最弊嘅就係，我睇到啲火已經慢慢咁燒緊出黎，想係廚房衝出客廳。 


而門口就正正係廚房隔離。 


即係再遲啲就好可能走唔到？ 


我走去客廳不停大叫，係咁吠，希望叫醒啲人。 


其實陳生一家人就係客廳訓，但佢地唔知做乜，燒到咁都仲唔醒。 


「喂醒啦醒啦！」 


我係咪叫黎叫去佢地都唔醒，痴線。 


然後......


「做咩呀？」Diana無啦啦醒咗，終於有狗肯醒實在太好。 


「做咩？火燭呀戴安娜！」 


「吓？」佢個吓真係完美反映一個無知少女嘅真實反映。 


「咁點算？」 


「快啲叫醒哂佢地先啦。」 


我腦海突然閃過阿澄，係啵！阿澄仲未醒架！ 


我叫Diana叫醒陳生一家人，我就衝返入房搵阿澄。 


阿澄，我黎緊架啦！ 


入到房，發現阿澄雖然仲訓緊，但已經皺起哂眉。 


哩個時候，我發現雖然火未燒到，但啲煙真係越黎越多，突然對我更加辛苦，完全好似無空氣咁。 


「阿澄，醒下啦！」 


我唔理三七二十一，就跳上張床度叫佢。 


「阿澄醒啦。」 


跳咗幾下，阿澄終於張開眼。 


「阿波？你終於返咗黎！？」佢攬住我。 


而家唔係講哩啲嘅時候！





結局



我帶住阿澄走出房間，客廳已經無哂人，然後阿澄話：「爸爸媽媽。」 


係啵！仲有爸爸媽媽。 


我無諗到陳生一家人竟然自己走咗去先！ 


我地入房，叫醒咗爸爸媽媽，佢地知道火燭都有啲唔敢相信，但依然好快反應起身就行。 


我地一出廳，啲煙多到眼前唔係好睇到野，我有啲透唔到氣，差啲企都企唔穩，我無諗到火係可以燒得咁快，雖然門打開咗，原來火已經燒到門口都係，形成咗一道火牆，換言之即係走唔到！ 


「點算呀而家！出唔到門口啦！」媽媽驚惶咁叫，完全不知所措。 


「我地有滅火桶架......」爸爸話。 


「滅火桶？」好似搵返一絲曙光，但媽媽好快就意識到：「但滅火桶唔係係出面咩？」 


「係呀。」 


……. 


佢地你眼望我眼咁，但因為時間真係唔多，我一野衝咗出去門口，完全無理啲火，好快就搵到滅火桶。 


不過滅火桶好重，我咬住佢行，幾乎就用哂我全身嘅力，所以我行得好慢好慢，基本上係一拖，一拉咁樣行。 


然後我感覺到，我身上有啲微弱嘅痛楚，就好似被蟻咬咁，不過漸漸擴大緊。


我望一望，原來唔知幾時，我啲毛被火燒著咗，仲越燒越大。 


咁大整蠱？ 


我拖住個滅火桶，一步一步咁拖返去，每一秒都好用力，再加上無乜空氣，我好似就黎窒息咁，好想下一秒就訓低。 


但.....阿澄等緊我...... 


我拖住個桶返去，行到門口，啲火燒得更加旺，多到已經見唔到佢地。 


我猶豫咗半秒之後，就咬緊牙關衝咗過去。 


嗰種劇痛，我好想大叫，好似被無數嘅蜜蜂螫到咁痛。 


好似去咗地獄咁。 


我已經無力啦。 


對唔住呀阿澄。 


我鬆咗口。 


「阿波！！」 


我最後聽到就係阿澄叫我個名。 



我地最後都走得出個火場。 



雖然屋企無咗，但幸好嘅係，哩場火災好似無我地嘅屋企人受傷。


我諗係除咗我。 


「阿波......」 


當我聽返阿澄把聲嘅時候，我發現個世界好黑。 


即使幾用力咁睜開眼，個世界依然好黑。 


阿澄你係邊度呀？ 


「阿波.....對唔住呀......」 


我淨係聽到阿澄好微弱嘅聲音，好似喊緊咁。 


我想郁，然後發現個身體好痛，好似生咗好多水泡咁，只要少少郁下但點到野嘅話，就會好似被刀割黎割去咁痛，嗰痛好難形容。 


每一刻，肉同皮膚都好似撕裂緊咁痛。 




有時會有好似針咁刺落黎，然後我嘅痛苦好似會減輕一啲。 


不過藥效一過，就會好快痛返。 


我覺得每一秒都好漫長。 


唯一比較安慰嘅係，阿澄嘅聲音一直陪伴係我身邊。 


「係咪好痛呀阿波？」


「支持住呀阿波。」 


「你口唔口渴呀？」 


不過佢講得最多嘅一句都係：「對唔住呀阿波。」 


我唔太明點解要向我道歉。 


明明放火嘅唔係佢，係都陳師奶黎同我道歉啦。 



「對唔住呀，阿波，搞到你咁......」 


「對唔住，波，我咁惡鬧你。」 


「你做咩唔自己走......」 


我開始覺得，我好似搞到阿澄好唔開心咁。 


如果我無整成咁，咁阿澄就唔需要咁傷心啦。因為我唔中意件事變到好悲傷，我本身都唔係一隻咁嘅狗。 


如果....... 


我開始係度許願，其實我都唔知許黎做乜，因為狗都無神，不過去到無助嘅時候，人類嘅神都要照求架啦，我求自己可以擺脫哩個狀態。 



當我繼續係度等嘅時候，某一日，有人係我耳邊講野。 


「你就係阿波？」


「我係呀。」 


「真係慘，成身燒到咁。名副其實體無完膚。」 


哩個人講野咁難聽嘅。 


「放心，你好快無事。」 

突然我全個身都好溫暖。 


好舒服，好似一切痛苦都無哂，身體越黎越輕，輕到好似汽球咁，一路飄。 


當飄到高處，好似就黎到盡頭時，係我耳邊隱約聽到阿澄最初同我講嗰句。 


「Hello～我叫阿澄呀，你叫咩名？」 


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同你講句：「Hello～我叫阿波。」 


可惜無機會...... 


「你係咪有咩願望呀？」 


「我......有野想同人講。」 


「你想講咩，我幫你啦。」 


「其實你都算好人呀。」 


「我唔係人，我係精靈。」 


精靈？係一個我完全唔知嘅名詞。 


「咁我而家去緊邊？」 


「一個世界，新世界，嗰度無痛苦，你放心。」 


「我係咪唔可以再見到我主人？」 


佢無再應我。 


但我總有預感，我地會再見架，阿澄。



-完-


後續:https://www.shikoto.com/i/u3a


